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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，現四川省峨嵋山上，有幫山賊，聲名狼藉１，橫蠻霸道，見財即劫，十惡不赦２，百姓聞風喪膽３，無人敢踏足峨嵋山。他們的幫主卻是個女的，一身红衣袅袅。
「幫主，山腰來了幾個書生，如何是好？」
「這點雞毛蒜皮４的小事也用得著向我稟報？」
「我見其中一名書生氣質不凡，恐乃其他幫派的主子或恐防有詐。」
「帶上兄弟們，走。」
「幫主到---」聞聲，眾人立馬低頭。
女賊到山腰時，只見幾個兄弟圍住四五個書生，但中間那名書生的氣質非凡，教她挪不開眼。
「來者何人？」女賊的聲音不算大，但威勢逼人。
「幫主饒命啊!饒命啊! 」眾書生一見幫主到來馬上叩頭饒命,唯獨中間的那名書生一動不動,在眾人中卓爾不群５。
「吾乃普通書生，今不識好歹，誤闖貴幫領地，還望幫主大人不記小人過。」那名白衣書生低著頭，全無畏懼。
「抬起頭來。」 女賊心生好奇。
那名書生緩緩抬起頭來，他的眉眼清秀，英俊瀟灑，他雖是書生，卻透出一股凌厲的氣勢，他眼中的不屑，女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女賊也說不上是什麼感覺，她似乎只聽見自己的心跳漏拍了一下。
「敢問書生是否隸屬那個幫派。」
「吾乃一介草民，豈會是那個幫派的，難道幫主怕我一介書生會傷到你？難道幫主名不副實６？」
女賊旁的手下郝杰立馬站出來，「大膽書生！」
女賊示意郝杰退後，「既然話已挑開，那我也不廢話。書生明知峨嵋山是我幫的，還膽敢前來，難道不是要圖些什麼嗎？」
「吾豈敢在幫主的地頭撒野，吾唯有賤命一條。」
「好!那就留下賤命，其他人放走。」不可否認的是，女賊自有私心。
「兄弟們，回寨！」女賊御馬回寨。
手下們各面面相覷。幫主可從來沒帶過生人回去啊！
書生被捉回山寨已足七日。女賊對他百般討好，可他就是置若罔聞７，終日不言不語，每天躲在樹底下拿著書本吟詩。
「書生在讀甚麼詩呢？」
「 寧可枝頭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風中。幫主又何必呢。」這是書生七日以來說的第一句話。「幫主告辭了。」
女賊苦澀的笑了一笑：「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悅君兮君不知。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」
郝杰在旁看得一清二楚，他在幫主身旁鞠躬盡瘁８，推心置腹９，待的時間最久。他心中自然明白--那是幫主的心上人。
是夜，書生把紙條放入信鴿腳旁的竹筒，悄悄的把信鴿放走。
「糟了幫主！書生偷跑了！估摸著應該到山下了。」
女賊的心咯噔了一下，獨自策馬快跑，趕到山下。
女賊趕到山下時，卻看見書生被敵幫的人捉住。「馬上放開他！」
「你我本不相干，可今天被我捉住了你的人，有不撿便宜的道理嗎？」敵幫幫主毫無將書生放走的意思。
彼時，郝杰也領著一眾兄弟趕到。「幫主，快帶書生離開，這裡我會搞定。」
女賊向他投向信任的眼神「一切小心為上！」
頓時，現場一片刀光劍影， 白刃相接，兩幫人旗鼓相當１０，生死相搏。
混亂間女賊帶著書生一路狂奔，終於跑到一處河邊。
女賊坐在他旁邊，聲音縹緲，好像來自很遠的地方：「我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山賊，我的父母也是，我的本名叫小柔，很可笑對吧。我父母並不想我當賊，替我改這個名字，希望命運可以扭轉，可我底下有眾多兄弟等我養活，除了山賊我不知道我能做甚麼，你肯定覺得我很壞，可我沒得選。」她望向遠方，眼神模糊而無奈。書生望著她，眼神有點複雜。
「這些天我很開心，我不恨夢依歸，只恨太匆匆，你走吧，我放你走。」
書生一步一步離開，卻又聽見女賊在背後緩緩地說：「我有一個夢，我想像個平凡女子一樣，在湖邊釣魚，撫琴，安定的過日子。可這終究是痴人說夢１１。」
突然，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向河邊逼近。眨眼間，他們已被官差重重包圍。
「大膽女賊，你的同黨已被捉拿，人贓俱獲１２，你已無路可走，再掙扎也只是苟延殘喘１３，快快束手就擒。」
「想捉我也要先問我這把劍！」
女賊的武功高強，幾個回合下來，官兵黔驢技窮１４。
官兵有見及此，把目光轉移到書生身上，書生立即成為眾矢之的１５。
女賊立馬把書生護在身後。
「鏘。」劍毫不猶疑的插入女賊的後背。
原來，他也是官差。
「言商，你資質聰穎，明察秋毫１６，本官就派你到峨嵋山當細作。那幫山賊仗著熟悉地勢，肆無忌憚１７，害本官一直不能將他們緝拿，你這趟前往峨嵋山，必須摸清地勢，再用信鴿將地圖運回來。你必須步步為營１８，以防功虧一簣１９。」
「遵命，朱大人。」
言商與他的夥伴站在一座墳前，看著墳墓。
「其實你可以不殺她的。」
「朱大人想邀功多時，嚴刑逼供是自然的，更何況她犯的罪，必死無疑。」言商頓了一下，又繼續說「與其讓她多活一秒，多恨我一秒，倒不如讓她死得痛快。」
「可你今次立了大功，俸祿官位唾手可得２０，為何要在最風光之際退隱？」
言商從此隱居在峨嵋山山腳的那個河邊，他在那搭了個木屋。閒時便會在河邊彈琴，旁邊豎著一枝魚杆。那琴聲委婉连绵，有如山泉从幽谷中蜿蜒而来，缓缓流淌。
「這也是我的夢。」
